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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19 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
萨法维研究的嬗变 

李福泉　杨玉宝

摘  要：萨法维研究是伊朗学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伊朗本土的

萨法维研究经历了从该国学术界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历程。19 世纪后期

至 20 世纪初，在西方伊朗学的影响下，伊朗史学家在崇古思潮影响下，

忽视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1921— 1953 年，随着世俗民族

主义史学的繁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兴起。1953 年至 20 世纪 80 年

代末，随着对伊朗学的反思，萨法维文献校对和档案编纂工作，以及

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取得进展，并孕育出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的雏形。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萨法维王朝成为伊朗学术界历史书写的中心，本

土萨法维研究进入繁荣阶段，研究性著作大规模涌现，呈现多领域、

宽视角、“反东方学”的特点。当前，伊朗萨法维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处于构建自主学术体系的新阶段。

关键词：伊朗 萨法维研究 萨法维王朝 民族主义史学

国祚两百多年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 1736）是伊朗

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之一。它实现了萨珊王朝灭亡后伊朗高原的再次统一，

奠定了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被称为“第三波斯帝国”。无论对伊朗史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项目“中世纪中东史研究”（22JP085）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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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还是对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来说，萨法维王朝都有难以忽视的研究

价值。以萨法维王朝为对象的萨法维研究（Safavid	Studies）A是当今国际

伊朗学的研究热点。它不仅在欧美有较长的学术史，更是当下伊朗本土史

学研究中的显学。19 世纪后期至今，在历代学者的努力下，伊朗本土萨法

维研究经历了停滞、兴起、发展和繁荣阶段，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对

国际萨法维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截至目前，伊朗学术界对本土萨法维研究学术史进行了初步梳理。伊

朗萨法维研究领军学者曼苏尔·萨法特—古勒的论文《对萨法维研究的再

思考：过去、现在和展望》对国际萨法维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性梳

理，强调本土萨法维研究与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萨法维研究之间的互动。B

雅古卜·阿赞德、西敏·法斯希、法尔津·维贾达尼、穆罕默德·卡沙瓦

尔斯等伊朗学者，在伊朗史学史论著中也提到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学者

和作品。C此外，纳斯鲁拉·萨勒希、阿里·赫达亚提两位伊朗学者的目

录学论文对 20 世纪 60— 90 年代的伊朗萨法维研究著作进行了罗列与简

单介绍。D在西方，美国学者鲁迪·马蒂对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08 年的

国际萨法维研究著作进行过目录学介绍，英国学者查尔斯·梅尔维尔和爱

 A   “萨法维研究”的概念获得伊朗本土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被英国、法国、德国、

美国、日本等国学术界广泛接受。参见 Andrew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pp.3-4; Manṣūr Ṣefat-Gol, 
“Bāzandishī dar Pezhūheshhā-ye Ṣafaviyeh-shenāsī: Pīshīneh, Aknūn va Cheshmandāz,” 
Pezhūhesh-e Olūm-e Tārīkhī, No. 1, 1400 H.S., pp. 94-116。

 B   Manṣūr Ṣefat-Gol, “Bāzandishī dar Pezhūheshhā-ye Ṣafaviyeh-shenāsī: Pīshīneh, Aknūn 
va Cheshmandāz.”

 C   Bertold Spuler et al.,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 trans. Yaʿqūb Āzhand, Tehrān: Nashr-e 
Gostareh, 1388 H.S.; Sīmīn Faṣīḥī, Jarīyānhā-ye Aṣlī-ye Tārīkhnegārī dar Doureh-ye 
Pahlavī, Mashhad: Nashr-e Navand, 1372 H.S.; Farzīn Vojdānī, Tahavvol-e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e Moʿāṣer: Āmuzesh, Mellīgerāyī va Farhang-e Nashr, Tehrān: Ketāb-e Pārseh, 
1402 H.S.; Mohammad Keshāvarz, “Barresī-ye Moʿallefehhā-ye Māhīyyatī va Tārīkhī-ye 
Peydāyesh va Gostaresh-e Īrān-shenāsī-ye Mellī,” Pezhūheshhā-ye Īrān-shenāsī, No. 2, 
1402 H.S., pp. 53-73.

 D   Naṣrallāh Ṣāleḥī, “Ketāb-shenāsī-ye Touṣīfī-ye Motūn-e Taṣḥīḥ Shodeh-ye Tārīkh-e 
Safavī,” Ketāb-e Māh-e Tārīkh va Joqrāfīyā, No.37/38, 1379 H.S., pp. 40-49; ʿAlī 
Hedāyatī, “Ketāb-shenāsī-ye Touṣīfī-ye Tārīkh-e ʿaṣr-e Ṣafavī-ye Motūn,” Ketāb-e 
Māh-e Tārīkh va Joqrāfīyā, No. 70/71, 1382 H.S., pp. 14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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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纽曼在其著作中也涉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概况。A在中国，由

于波斯文文献参考不足等原因，学术界对伊朗本土的萨法维研究至今了解

不足。

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尚未对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转向

特点进行过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对伊朗主要学者的波斯文论著进

行文献学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 19 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

的基本脉络、研究路径和发展转向，探究伊朗史学界反思“东方学”和构

建自主学术体系的学术历程，为中国的萨法维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19 世纪后期至 1953 年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兴起

伊朗学术界对萨法维王朝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在西方伊朗学影响下，伊朗本土史学家重视前伊斯

兰时期的伊朗历史研究，而忽视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到礼萨

汗时期（Reza	Khan，1925— 1941 年在位），伴随着伊朗民族主义史学的繁

荣，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有关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意义，伊朗本土

萨法维研究由此真正兴起。

（一）崇古思潮下本土萨法维研究的边缘地位（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

纪初）

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在 19 世纪后期的兴起，是伊朗与欧洲文明交往的结

果，呈现崇尚伊朗古代历史和排斥萨法维王朝等伊斯兰王朝历史的特征。

19 世纪，伊朗在沙俄、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侵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恺加

王朝被迫开启“西化”改革。为寻找欧洲强大与伊朗落后的原因，伊朗的

有识之士试图从本国与欧洲的历史中探索救国之道。在改革思潮的影响下，

本国史与外国史的书写得到王室的有力支持，这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物质基础。恺加王朝设立宫廷翻译馆，大量翻译欧洲著作，其中史学著

 A   Rudi Matthee, “Safavid Dynasty, Annotated Bibliography,” Encyclopædia Iranica, 
28 July, 2008; Charles Melville, Safavid Persia in the Age of the Empires: The Idea of 
Iran, Vol. 10, London: I. B. Tauris, 2021; Andrew Newman, Safavid Iran: Rebirth of a 
Persi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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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占有较大比重。A欧洲的民族主义史学和伊朗学研究成果由此传入伊朗。

自欧洲留学归国的伊朗青年学生接受启蒙思想，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批判

以伊斯兰为核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他们对欧洲伊朗学著作中描述的强盛的

古代波斯帝国心生向往，遂多从事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相关研究，

成为伊朗民族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B

新式知识分子主导的伊朗史学观念有三个特点。首先，在伊朗“民族

性”与“古代性”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受欧洲种族主义影响，新式知识分

子极力推崇欧洲伊朗学中的所谓“雅利安王朝”，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

王朝，认为伊朗民族只有重拾其“古代雅利安性”，才能重塑国家的独立与

伟大。C其次，基于启蒙观念理解古代伊朗。新式知识分子为古代伊朗冠

以“自由”“博爱”等现代品质，认为其是伊朗文明“先进性”的代表，以

此塑造现代伊朗民族对古代波斯文明的历史想象，激发伊朗民众的民族自

豪感。D最后，以二元对立视角进行历史分期。新式知识分子继承欧洲伊

朗学对伊朗历史的分期理论与方法，认为古代伊朗“辉煌而伟大”，而将伊

斯兰教传入后的伊朗历史视为“黑暗且落后的中世纪”。E

由于崇古之风盛行，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受到新式知识分子

的抨击。他们视萨法维王朝为典型的推行“外族”“迷信”“腐朽”统治的

伊斯兰王朝，忽视有关萨法维王朝在抵御外族入侵、维系伊朗统一方面的

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19 世纪后期，伊朗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尔扎·法

塔赫—阿里·阿洪扎德（Mirza Fath-al i Akhundzade）认为，萨法维王室

 A   Hadīyye Taqvā, Tārīkhnegārī-ye Novīn dar Īrān: Az ʿaṣrī-ye Nāṣerī tā Enqelāb-e 
Eslāmī, Tehrān: Negārestān-e Andīsheh, 1398 H.S., pp. 25-26.

 B   ʿAlī Mohammad Ṭarafdārī, “Naqsh-e Jarīyānhā-ye Sharq-shenāsī va Īrān-shenāsī dar 
Peydāyesh-e Tārīkhnegārīhāy-e Mellī dar Īrān: Az Qājārīyeh tā Pāyān-e Pahlavī-ye 
Awal,” Tārīkh-e Eslām, No. 70, 1396 H.S., p. 165.

 C   ʿAlī Mohammad Ṭarafdārī, “Naqsh-e Jarīyānhā-ye Sharq-shenāsī va Īrān-shenāsī dar 
Peydāyesh-e Tārīkhnegārīhāy-e Mellī dar Īrān: Az Qājārīyeh tā Pāyān-e Pahlavī-ye 
Awal,” p. 164.

 D   ʿAlī Mohammad Ṭarafdārī, “Tārīkhnegārī-ye Nāsiyūnālīstī-ye Moʿāṣer-e Īrān va 
Pāyehgozārī-ye Ouhām-e Tārīkhī-ye Moqaddas,” Māh’nāmeh-ye Sūre, No. 50/51, 1390 
H.S., p. 221.

 E   Farzīn Vojdānī, Tahavvol-e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e Moʿāṣer: Āmuzesh, Mellīgerāyī va 
Farhang-e Nashr, 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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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且无用的迷信仪式过度消耗国家的财力，正是他们的迷信统治使伊朗

在面对阿富汗人的入侵时显得脆弱不堪。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米尔扎·阿伽

汗·克尔曼尼（Mirza	Aqa	Khan	Kermani）亦批判萨法维时期王室推行的宗

教政策，认为萨法维家族的“救世主”宣传、迷信仪式和对“无知”毛拉

的扶持，对伊朗造成更大破坏。A

这些新式学者对萨法维王朝的看法明显受到当时欧洲伊朗学研究的影

响。一方面，新式知识分子多依据欧洲宗教改革历史叙事模式批判萨法维

王朝的一系列什叶派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本质上是萨法维家族及其土库曼

人军事集团对什叶派的改造，是对“纯洁什叶派”的“蛮族化”，并且严重

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另一方面，新式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主要学术议题大

部分源自欧洲伊朗学研究，萨法维时期的“救世主”宣传、迷信仪式等议

题多见于萨法维时期欧洲旅行者的游记文献，伊朗本土的萨法维宫廷史书、

诏令档案鲜有提及相关内容。此类认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伊朗学的

“欧洲中心论”内核。在恺加王朝“西化”改革的推动下，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文明史观”与崇古思潮的影响，将萨法维王

朝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伊斯兰伊朗“落后”的标志之一，将其对伊朗人的统

治视为“未开化的突厥人”对“文明的伊朗人”的压迫与剥削。这种观念

影响深远，直接导致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早期伊朗本土学术界对萨法

维研究的停滞。

（二）民族主义史学繁荣下萨法维研究的兴起（1921—1953）

随着立宪革命（1906— 1911）的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伊朗广泛

传播，从而确立了民族主义史学在伊朗本土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地位。B1921

 A   Hamīd Ṣādeqī, Nozhat Ahmadī and Mortazā Dehqān -Nezhād, “Az Zohūr dar Pārādāyem-e 
Sonnat tā Ofūl dar Pārādāyem-e Modern: Jāyegāh-e Ṣafaviyān dar Tārīkhnegārī-ye 
Doureh-ye Qājār,” Tārīkh’nāmeh-ye Īrān baʿd az Eslām, No. 33, 1401, pp. 76-77.

 B   伊朗本土史家普遍认为伊朗的现代史学研究发轫于恺加王朝晚期，1910 年出版的

《伊朗人民觉醒史》（Tārīkh-e Bīdārī-ye Īrāniyān）是历史书写从传统的王侯叙事转向

人民叙事的标志，作者纳扎姆·伊斯兰·克尔曼尼（Nazim al-Islam Kermani）是伊

朗现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伊朗人民觉醒史》以伊朗立宪革命为研究主题，是 19
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兴起的里程碑式著作。参见 Dāryūsh Rahmāniyān, 
Ḥassan Hazratī, ʿAlī-Rezā Molā'ī Tavānī, “Pārādāyemhā-ye Moasser bar Tārīkhnegārī-ye 
Dourān-e Moʿāṣer-e Īrān,” Ketāb-e Māh-e Tārīkh va Joqrāfīyā, No.122, 1387 H.S.,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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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军人礼萨汗成为伊朗实际统治者后，于 1925 年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

汗时期，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呈现政府主导的特征，历史书写被政府视为树

立伊朗民众国家认同和构建王朝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因此，基于民族主义

观念进行的历史书写得到礼萨汗的大力支持。A1923 年，伊朗政府成立包

括多名历史学家在内的教育委员会，进行外文图书翻译和教科书编撰等工

作。B1929 年，教育部部长亚哈亚·卡拉古兹鲁（Yahya	Karagozlu	）委托

哈桑·皮尔尼亚（Hassan	Pirnia）、哈桑·塔基扎德（Hassan	Taqi	Zadeh）
和阿巴斯·艾格巴里（Abbas	Eqbal）三位史学大家共同撰写伊朗全史，贯

彻礼萨汗的民族主义思想。C礼萨汗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具有政府背景，

皮尔尼亚、塔基扎德等知名历史学家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通过对史学

研究的引导，伊朗政府加强了对历史书写的控制。

在礼萨汗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呈现繁荣景象，历

史书写的主题不断拓展，学者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萨法维王朝对构建伊朗

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价值。曾任教育部部长的伊萨·赛迪格（Isa	Siddiq）
在其编写的《教育学实践原则》（Oṣūl-e Amali-ye Elm-e Tarbiyyat）中写

道：“在……与国家分裂之后，得益于萨法维国王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
1501— 1524 年在位）的努力，萨珊伊朗实现了统一与新生。”D可见，随着

民族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史学家已开始对 19 世纪后期新式知识分

子的反萨法维观念进行反思。他们将萨法维王朝看作是萨珊王朝的继承者，

萨法维研究由此逐渐引起伊朗本土学者的关注。

在该时期的历史学家中，伊朗现代史学奠基者艾哈迈德·卡斯拉维

（1890—1946）率先对萨法维王朝展开研究。在 1927年于著名历史期刊《未

来》连续发表《谢赫萨菲与其血统》的系列论文中，卡斯拉维基于伊朗本

土波斯文史料，对萨法维家族“阿拉伯人圣裔起源说”加以驳斥，提出萨

 A   ʿAlī Mohammad Ṭarafdārī, “Tārīkhnegārī-ye Nāsiyūnālīstī-ye Moʿāṣer-e Īrān va 
Pāyehgozārī-ye Ouhām-e Tārīkhī-ye Moqaddas,” p. 223.

 B   Ahmad Saʿīdī, “Tārīkhche-ye Komīsīyoun-e Moʿāref,” Gouhar, No. 35/36, 1354 H.S., 
p. 963.

 C   Farzīn Vojdānī, Tahavvol-e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e Moʿāṣer: Āmuzesh, Mellīgerāyī va 
Farhang-e Nashr, p. 126.

 D   Farzīn Vojdānī, Tahavvol-e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e Moʿāṣer: Āmuzesh, Mellīgerāyī va 
Farhang-e Nashr,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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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维家族的“库尔德人与塔吉克人（波斯人）混血起源说”，强调萨法维家

族的“雅利安性”。A此外，卡斯拉维的研究还涉及萨法维时期的伊朗地方

史，在著作《胡齐斯坦五百年史》中，他对萨法维时期胡齐斯坦地区的地

方政权穆沙沙王朝（Musha’sha’，1435— 1924）进行了细致研究。B虽然

卡斯拉维的萨法维研究成果较少，且体量有限，但鉴于卡斯拉维在伊朗民

族主义史学中的突出地位，C他对萨法维王朝的关注折射出 20 世纪前期伊

朗史学界的思想转变。萨法维王朝开始由伊朗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边缘走

入本土史学家的视野，被视作古代萨珊王朝的重生与伊朗民族国家形成的

重要阶段。

纳斯鲁拉·法勒萨菲（1901— 1981）是礼萨汗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

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可谓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早期主要

关注波斯诗歌和萨珊王朝历史。1934— 1935 年，法勒萨菲在学术期刊《梅

赫尔》（Mehr）陆续刊载五篇关于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国家外交关系的论

文，从此学术重心转向萨法维王朝研究。1937 年，他的上述论文被增改和

整编为著作《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政治关系史》。D该书以欧洲旅行者的

游记与伊朗本土文献为支撑，对萨法维王朝与英国、葡萄牙等主要欧洲国

家的关系进行研究。法勒萨菲在该书中表达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结，着力

突出萨法维时期伊朗在与欧洲国家交往中的独立性与平等性。

法勒萨菲史学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53年开始出版的五卷本《国

王阿巴斯一世生平》。E该著作以萨法维时期伊朗本土的传世文献为基础，

围绕萨法维王朝久负盛名的国王阿巴斯一世（Abbas	 I，1588—1629 年在

位），对该时期伊朗的内政、外交、文化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奠定了法

勒萨菲在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地位。在该著作中，法勒萨菲将萨法维

 A   Ahmad Kasravī, “Sheikh Ṣafī va Tabāresh,” Āyandeh, No. 5/7, 1306 H.S.
 B   Ahmad Kasravī, Tārīkh-e Pānṣad Sāleh-ye Hūzestān, Tehrān: Donyā-ye Ketāb, 1312 H.S.
 C   卡斯拉维被普遍认为是伊朗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许多学者也将其视为“伊朗

现代史学之父”。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 1940 年出版的《伊朗宪政史》（Tārīkh-e 
Mashrūṭe-ye Īrān）。

 D   Naṣrallāh Falsafī, Siyāsat-e Khārejī-ye Īrān dar Dourān-e Ṣafaviye: Rawābeṭ-e Siyāsī-
ye Īrān bā Englestān, Portughāl, Holland va Ālmān, Tehrān: Sāzmān-e Ketābhā-ye Jībī, 
1316 H.S.

 E   Naṣrallāh Falsafī, Zendegānī-ye Shāh Abbās-e Avval, Tehrān: Dāneshqāh Tehrān, 1332-
1352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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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建立描绘为“古代萨珊帝国的重生”和“伊朗民族自由与独立梦想的

再度实现”，称赞萨法维王朝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为“为复兴古代伊朗而

不懈奋斗的民族英雄”，视萨法维王朝为 16—18 世纪的“古代波斯帝国”。A

在法勒萨菲的影响下，萨法维王朝被囊括进以古代波斯为核心的伊朗本土民

族主义历史书写，成为伊朗史学界构建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重要凭借，伊朗

本土萨法维研究由此正式兴起。

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向萨法维王朝的拓展，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伊朗史学

界对崇古思潮的有限突破，不过，这一突破还受到该时期德国伊朗学的影

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雅利安主义”在德国不断酝酿，德国的伊朗学界

主动地以“雅利安主义”渲染伊朗民族在伊斯兰时期的“纯洁性”，率先

为萨法维王朝的历史书写添上民族主义色彩。其中，德国学者瓦尔特·欣

兹于 1936 年出版的《伊朗民族国家在 15 世纪的崛起》较早地对萨法维王

朝的伊朗民族性进行系统性阐述，启发了伊朗学者对该时期历史的重新审

视，推动了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兴起。B

二、1953 — 1990 年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法勒萨菲后，伊朗史学界在对萨法维王朝的研究中逐渐意识到西方

萨法维研究中固有的弊病。西方萨法维研究源起于英属印度的伊朗学研究，

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是当时伊朗学和萨法维研究的中心。C西方萨法维研

究的文献基础有限，主要依赖萨法维时期欧洲旅行者的法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的波斯游记，他们多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旅伊期间的见

闻进行记录，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D因此，虽然西方的萨法维

研究影响颇大，但随着伊朗学者对西方学术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开始发

现其中的弊端，遂将目光投向本土丰富的波斯文萨法维史料，开启了大规

 A   Naṣrallāh Falsafī, Zendegānī-ye Shāh Abbās-e Avval, pp. 13-16.
 B   Walther Hinz, Iran Aufstieg zum Nationalstaat im Fünfzehnten Jahrhundert, Berlin: De 

Gruyter, 1936.
 C   Manṣūr Ṣefat-Gol, “Bāzandishī dar Pezhūheshhā-ye Ṣafaviyeh-shenāsī: Pīshīneh, Aknūn 

va Cheshmandāz,” p. 99.
 D   Rāmīnā Ātashfarāz, “Tārīkhche-ye Moṭāleʿāt-e Sharq-shenāsī dar Ṣafaviyeh,” 

Māhʹnāmeh-ye Sūre, No. 52/53, 1390 H.S.,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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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文献搜集、校对与档案编纂工作。A伊尔吉·阿夫沙尔（1925—2011）
与阿卜杜拉侯赛因·纳瓦伊（1923— 2004）是这一研究潮流中最具代表性

的本土学者。

伊尔吉·阿夫沙尔是伊朗 20 世纪作出过卓越学术贡献的历史学家、语

言学家和目录学家，曾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百科全书》B的编纂工作，

在国际伊朗学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赞誉为“伊朗现代目录学之父”。阿夫

沙尔涉及的研究领域极广，由他亲自整理编纂及监制的档案作品数量不下

百部。在他校对的萨法维文献中，《阿巴斯天下纪》C与《塔赫玛斯普天下

纪》D影响最大。萨法维王朝正值伊朗历史书写的繁荣时期，留下的传世

史书是萨法维研究的宝贵文献，《阿巴斯天下纪》《塔赫玛斯普天下纪》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阿巴斯天下纪》由阿巴斯一世时期的宫廷史官伊斯坎达

尔·贝格·土尔克曼（1561/62— 1633/34）所作，为编年史体裁，记载了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早期的伊朗政治事件，是后世萨法维王朝研究的重

要基础。《塔赫玛斯普天下纪》的作者不详，现代学者根据内容推测其应为

17 世纪末伊朗咖啡馆说书人的手稿，因而，相较于官修史书所载内容有所

出入，此前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在阿夫沙尔将其校对并出版后，伊朗本土

萨法维研究者开始关注此书，视其为萨法维时期伊朗社会研究的重要文献。

除以上两部外，阿夫沙尔的研究还涉及萨法维时期伊朗的饮食文化。他根

据伊斯玛仪一世与阿巴斯一世时期的文献，出版《萨法维时期的饮食》，该

著作同样被视为书写萨法维时期伊朗社会史的关键参考文献。E

相对于阿夫沙尔的广泛涉猎，阿卜杜拉侯赛因·纳瓦伊长期专事萨法

维研究，十分重视对萨法维王朝各时期宫廷诏令的搜集与档案编纂。1722
年，萨法维王朝遭受阿富汗人入侵，大量保存于伊斯法罕宫廷的文献在战

火中遗失，由于之后的伊朗王朝未对残存的萨法维宫廷文献进行有效的保

 A   Mohammad Keshāvarz, “Barresī-ye Moʿallefehhā-ye Māhīyyatī va Tarīkhī-ye Peydāyesh 
va Gostaresh-e Īrān-shenāsī-ye Mellī,” p. 65.

 B   Ehsan Yarshater,  ed., Encyclopædia Iranica, New York: Encyclopædia  Iranica 
Foundation, 1985.

 C   Iskandar Bīg Torkamān, Tārīkh-e ʿĀlam-ārā-ye Abbāsī, Īraj Afshār, ed., Tehrān: Amīr 
Kabīr, 1335 H.S.

 D  Īraj Afshār, ed., ʿĀlam-ārā-ye Tahmāsb, Tehrān: Nashr-e Donyā-ye Ketāb, 1370 H.S.
 E   Īraj Afshār, ed., Āshpazī-ye Doureh-y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Sorūsh, 1360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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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整理，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长期陷于本土原始文献分布零散的困境	。

纳瓦伊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依据现有的传世史料、各地图书馆的馆

藏书信以及载于别国档案中的外交文书等，先后整理出版《国王伊斯玛仪

一世》A《国王塔赫玛斯普一世》B《国王阿巴斯一世》C等萨法维宫廷文书档

案。纳瓦伊的工作对后世萨法维研究影响很大，为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打

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除上述两位学者外，在 20 世纪 50— 80 年	代还涌现出其他致力于萨法

维文献校对、档案编纂的优秀学者	，如穆罕默德·莫什利、雅杜拉·舒克

里等。D有赖于以上学者的努力，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文献校对和档案

编纂工作在这一时期步入黄金期。

此外，巴列维政府对社会思想的审查随着礼萨汗于 1941 年的退位而骤

减，间接促成了伊朗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新

兴思潮对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走向结合，E与萨法维王朝

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较早涉及萨法维王朝社会史研

究的是莫尔特扎·拉万迪的十卷本《伊朗社会史》，其中第四卷上册专门对

伊利汗国、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的政权结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F然

而，该著作虽被称为社会史研究，但依旧没能摆脱政治史书写的范畴。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社会史、经济史

研究成果当属巴斯塔尼·帕里兹（1924— 2014）的《萨法维时期的经济与

政治》。G帕里兹是伊朗当代的史学泰斗，主要研究克尔曼省地方史，在

 A   Abdolhossein Navāyī, ed., Shāh Ismaʿīl-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Arqavān, 1368 H.S. 
 B   Abdolhossein Navāyī, ed., Shāh Tahmāsb-e Ṣafavī, Tehrān: Bonyād-e Farhang-e Īrān, 

1350 H.S.
 C   Abdolhossein Navāyī, ed., Shāh Abbās, Tehrān: Bonyād-e Farhang -e Īrān, 1352 H.S.
 D   Mohammad Hāshem Āṣaf, Rostam al-Tavārīkh, Mohammad Moshīrī ,ed., Tehrān: 

Amīr Kabīr, 1348 H.S.; Yadallah Shokrī, ed., ʿĀlam-ārā-ye Ṣafavī, Tehrān: Bonyād-e 
Farehang-e Īrān, 1350 H.S.

 E   Kāmrān Ṣafāmanesh, “Tārīkhnegārī-ye Īrān dar Qarn-e Bīstom,” trans. Parvāne Nāder 
Nezhād, Payām-e Bahārestān, No. 19,1392 H.S., pp. 224-225.

 F   Morteza Rāvandī, Tārīkh-e Ejtemāʿī-ye Īrān, Vol. 4, Part. 1, Tehrān: Moasseseh-ye 
Nashr-e Neqāh, 1347 H.S.

 G   Bāstānī Pārīzī, Sīyāsat va Eqtesād-e ʿaṣr-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Safī-ʿAlīshāh, 1348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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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的治史生涯中著书 36 部。A其《萨法维时期的经济与政治》更是

萨法维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填补了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中土地、

税制史领域的学术空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运动持续推进，本土学术界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给伊朗留下的历史烙

印。一些学者开始专门研究萨法维时期伊朗的什叶派发展，阿里·沙里亚

提（1933— 1977）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沙里亚提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

重要的反国王活动家和学者，出生于乌里玛家庭，早年主要受教于什叶派

圣城马什哈德，后在法国留学。由于参加反巴列维国王活动，他多次被捕

入狱，最终在 1977 年亡于英国南安普顿。在学术思想方面，沙里亚提一生

致力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什叶派进行“革命化”“政治化”理论改造，

提出“什叶派的革命性”“什叶派民主政府”等重要观点。他的思想最终催

生了伊朗的“什叶派民族主义”，对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伊斯兰政府

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

他的萨法维研究观点集中于著作《阿列维什叶派与萨法维什叶派》与

《重释伊朗—伊斯兰认同》中。B他强烈批判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认为该

时期什叶派的仪式化是萨法维王朝引进西方基督教符号化仪式的结果，这

导致什叶派自萨法维时期逐渐僵化，不再是推动伊朗社会进步的思想源

泉。在沙里亚提看来，乌里玛应进行什叶派的内部改造，革除什叶派的“基

督教化”与其他阻碍思想进步的成分，从而恢复什叶派在萨法维王朝之前

的纯洁性、反抗性与革命性，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伊朗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C

沙里亚提对萨法维什叶派的研究具有借古讽今的特点，实际上服务于

他的反国王、反基督教帝国主义宣传。就严谨性而言，他的观点多遭到后

世萨法维研究学者的批判。但是，沙里亚提首次对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

政治关系进行讨论，并将其上升至“什叶派—伊朗民族”联系的高度，以

 A   Sīmīn Faṣīḥī, Jarīyānhā-ye Aṣlī-ye Tārīkhnegārī dar Doureh-ye Pahlavī, p. 257.
 B   ʿAlī Sharīʿatī, Tashayyoʿ-e Alavī va Tashayyoʿ-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Tashayyoʿ, 

1351 H.S.; Bāzshenāsī-ye Hovīyyat-e Īrānī-Eslāmī, Tehrān: Nashr-e Elhām, 1388 H.S.
 C   Seyyed Javād Mīrī Manīq, “Bāzkhānī-ye Jāmeʿe-shenāsī-ye Tārīkhī -ye Ravāyat-e 

Sharīʿatī az Tashayyoʿ dar Doureh-e Ṣafaviyeh,” Pezhūheshhā-ye Jāmeʿe-shenāsī-ye 
Moʿāṣer, No. 21, 1401 H.S., pp. 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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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王朝为叙事中心，构建起伊朗什叶派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框架的雏形。

他的萨法维研究在理论上奠定了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反文化帝国主义”内

涵和萨法维王朝在什叶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发展，伊朗知识分子群体日益

重视什叶派在伊朗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萨法维王朝受到伊朗史学界的空前

关注。史学家们普遍关注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政策对其后伊朗历史的影响，

将萨法维王朝看作近代以来伊朗什叶派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20 世纪 80 年

代，这一研究倾向在阿卜杜拉—哈迪·哈伊利（1935— 1993）的研究中首

先得到体现。

哈伊利的萨法维研究主要见于《伊朗什叶派与立宪革命及其对在伊拉

克伊朗人的影响》一书。A该书原为 1977 年哈伊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论文，B1981 年以波斯文在伊朗出版。在

书中，哈伊利大篇幅地对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乌里玛及其宗教思想进行讨

论，将该时期的什叶派教法思想视作伊朗立宪革命时期法治思想的源头，摆

脱了伊朗宪政精神的“西方宪政源头”叙事，首次以什叶派民族主义的视角

重构立宪革命背后的历史逻辑。哈伊利还首开对萨法维时期政治结构的研

究，提出该时期“宗教与世俗政治体制二元一体”理论，成为之后伊朗史学

界理解萨法维王朝政治状况的首要范式。在他之后，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

正式成为伊朗史学研究的主流，为本土萨法维研究在下个阶段的繁荣埋下

伏笔。

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繁荣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开始摆脱重复的文献校对、

档案编纂工作，涌现大批研究性著作。在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萨

法维研究代替具有“东方学”特征的古代研究，成为伊朗本土史学研究的

中心，并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多领域、宽视角、“反东方学”是当下本土

 A   Abdol- Hādī Hāeri, Tashayyoʿ va Mashrūṭiyat dar Īrān va Naqsh-e Īrāniyān-e Moqīm-e 
Erāq, Tehrān: Amīr Kabīr, 1360 H.S.

 B   Abdol- Hādī Hāeri, “Shi’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Iran: A Stud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Persian Residents of Iraq in Iranian Politics,” Ph. 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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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本土萨法维研究论著的涌现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促使什叶派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研究主流，但由于本

土史学界对萨法维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的研究惯性，至 20 世纪 90 年代才涌

现大量与萨法维王朝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对萨法维时期原始文献整理、校

对与编纂的学者大部分精深目录学，他们虽然能够对文献进行勘误、分类，

却很少从事严谨的历史研究，不少原始文献在短时间内被反复校对。仅在

1991 年，古拉姆—礼萨·塔巴塔巴伊与穆罕默德—阿里·贾拉希就先后出

版 16—17 世纪史家埃米尔·马哈茂德·汉达米尔（卒于约 1617 年）的《萨

法维国王伊斯玛仪与塔赫玛斯普史》的两个校对版本，但它们在内容上并

无差异。A虽然古本文献的反复校对确保了史料信息的准确性，但也在某

种程度上浪费了学术资源，迟滞了严谨学术论著的出现。伊朗当下萨法维

研究的领军学者、德黑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拉苏勒·贾法利扬在 1991 年出版

的《萨法维时期的宗教与政治》中就抱怨说：“遗憾的是，基于原始文献所

做的严肃研究依旧没有出现。错误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东方学（的学

术观点）……却在我们的学者群体中大行其道。”B由于萨法维王朝是伊朗

什叶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本土萨法维研究受到伊朗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伊朗官方与学术界的共同推动下，德黑兰大学、库姆经学院、伊斯法罕

大学、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吉兰大学等成为本土萨法维研究重镇，相

关论著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大量涌现。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对抗具有“东方学”特征的崇古叙事。在伊

斯兰主义的影响下，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十分重视什叶派与政治的关系，

学者们强调萨法维王朝的什叶派政策对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形成的意义，力

图借此阐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历史逻辑。他们通过强化现代伊朗与

 A   Amīr Mahmūd Khāndamīr, Īrān dar Rūzegār-e Shāh Ismāʿīl va Shāh Tahmāsb-e Ṣafavī, 
Gholāmrezā Ṭabāṭabāʿī, ed., Tehrān: Bonyād-e Mouqūfāt-e Doktor Mahmūd Āfshār, 
1370 H.S.; Īrān dar Rūzegār-e Shāh Ismāʿīl va Shāh Tahmāsb-e Ṣafavī, Mohammad-ʿAlī 
Jarāḥī, ed., Tehrān: Nashr-e Gostareh, 1370 H.S.

 B   Rasūl Jaʿfariyān, Dīn va Sīyāsat dar Doureh-ye Ṣafavī, Qom: Nashr-e Anṣariyān, 1370 
H.S.,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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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伊朗的联系，突出伊朗民族的“什叶性”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

朗性”，依托史学研究方法对什叶派宗教与伊朗民族进行互构。这一研究

取向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伊朗政府凭借对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支持，对抗

具有“崇古”“世俗”“东方学”特征的民族主义叙事，进而争取对伊朗

现代性解释的主导权。因此，拉苏勒·贾法利扬、艾哈迈德·拉赫达尔

（Ahmad	Rahdār）等拥有官方背景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加入萨法维研究，他们

将该时期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视为“意识形态的统一”，以现代伊朗的伊斯

兰主义政治观念审视萨法维王朝的历史影响，搭建起 16— 18 世纪伊朗与现

代伊朗之间的直接联系，打破对古代波斯帝国的现代性想象。A

第二，与西方萨法维研究的互动有所增加。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

胜利与随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震撼了西方学术界。为理解伊朗的政

治剧变，西方学术界掀起“萨法维热”。同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 2003）的“东方学”观点也极大地激励了伊朗本土史学界。

为剔除“东方学”的负面影响，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对西方萨法维研究的

批判与合作呈现同时强化的趋势。

一方面，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学界对西方萨法维研究的部分观点进行

批判。其中，美国学者爱德华·纽曼的名著《萨法维伊朗：一个波斯帝国

的重生》对早期迁徙乌里玛B的法基赫学说及其对王权合法性影响的忽视

尤其受到伊朗学术界的批评，伊朗新生代学者穆罕默德—卡扎姆·拉赫马

缇斥其为“不熟悉波斯文史料”“不了解伊朗本土政治传统”。C不过，在

对西方萨法维研究成果的批判中，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同	样对其中的佳作

予以肯定。德国学者瓦尔特·欣兹的《伊朗民族国家在 15 世纪的崛起》、

英国学者罗杰·萨沃里的《萨法维时期的伊朗》等著作都被翻译为波斯文

并多次再版。D

 A   Manṣūr Ṣefat-Gol, “Bāzandishī dar Pezhūheshhā-ye Ṣafaviyeh-shenāsī: Pīshīneh, Aknūn 
va Cheshmandāz,” p. 103.

 B   “迁徙乌里玛”是指萨法维时期自黎巴嫩、伊拉克等地迁往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学

者。1501 年，萨法维王朝立什叶派为国教，并鼓励其他地区的什叶派教法学家前

往伊朗高原，促进什叶派在伊朗的传播。这些乌里玛在萨法维王朝政治、宗教、

文化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统称为“迁徙乌里玛”。

 C   Mohammad-Kāzem Rahmatī, Faqīhān-e Emāmī va Shahrīyārān-e Ṣafavī: Jostār hāyī 
dar Tārīkh-e Tashayyoʿ, Tehrān: Neqārestān-e Andīsheh, 1399 H.S.

 D   Roger Savory,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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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伊朗学术界十

分重视围绕萨法维研究的国际学术合作。2001 年，经伊朗学者雅古卜·阿

赞德整理翻译，由美籍伊朗裔学者阿明·巴纳尼、英国学者罗杰·萨沃里

等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萨法维王朝》出版。A通过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合

作，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扩大其“反东方学”的影响力，

努力争夺国际伊朗学学术话语权。2022 年，伊斯法罕大学创办英文季刊《萨

法维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afavid Studies），希冀借此进一步扩大本土

萨法维研究的国际影响。

第三，研究主题与方法趋向多元化。20 世纪 90 年代后，伊朗本土萨法

维研究进入著作与论文井喷式出现的繁荣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与方法相较

于前代更具广度和丰富性。一方面，就研究内容而言，萨法维时期伊朗的

各个方面都受到关注。前代学者虽然意识到社会学视角的重要性，但实际

上依旧没能摆脱传统政治史书写的局限。20 世纪 90 年代后，艺术史、建筑

史、娱乐史等新兴研究主题相继出现。B政治史研究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展，

除了过去针对伊斯玛仪一世、塔赫玛斯普一世、阿巴斯一世等萨法维王朝

知名君主的研究，伊斯玛仪二世（Isma’il	II，1576—1577 年在位）、C穆罕

默德·胡达班达（Mohammad	Khodābandeh，1578— 1587 年在位）D等知

名度较低的萨法维君主同样受到关注。

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学科交叉是该阶段本土萨法维研究发展

的鲜明特色。2002 年，阿卜杜勒侯赛因·纳瓦伊与阿巴斯古里·贾法利·法

尔德合著的《萨法维时期伊朗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史》出版，引

 A   Amīn Banānī et al., Ṣafaviyān, trans. Yaʿqūb Āzhand, Tehrān: Moulā, 1380 H.S.
 B   相关研究有 Abbās Panāhī, Gīlān dar Gostareh-ye Tārīkh-e Ṣafaviyeh, Rasht: Farhang-e 

Īlīyā, 1397 H.S.; Hānrī Astīrān, Manṣūr Falāḥ Nezhād, “Honar-e Meʿmārī dar ʿaṣr-e 
Ṣafavī,” Honar, No.30, 1375 H.S.,pp.169-187; Hassan Karīmīyān, Mozhgān Jāyez, 
“Taḥavvolāt-e Īrān ʿaṣr-e Ṣafavī va Nemūd-e Ān dar Honar-e Negārgarī,” Moṭāleʿāt-e 
Honar, No. 70, 1386 H.S., pp. 65-88。

 C   Manūchehr Pārsā-dūst, Shāh Ismaʿīl-e Dovam: Shojāʿ-e Tabāh Shodeh, Sherkat-e 
Sahāmī Enteshār, 1381 H.S.

 D   Mahmūd ben Hedāyatallah Afūshtehyī Naṭanzī, Sargozasht-e Shāh Salṭān Mohammad 
Khodābandeh-ye Ṣafavī (Taʿalef-e Avāyel Qarn-e Yāzdahom), Seyyed Saʿīd Mīr 
Moḥammad Ṣādeq,ed., Tehrān: Mo’asseseh-ye Farhang-e Ahl-e Qalam, 1384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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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本土萨法维研究者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A除了相对流行的宗教学—政

治学的交叉研究，近几年，借鉴民族学、地理学方法进行的边疆史研究，B

融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进行的政治史研究，C参考修辞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史

学史研究不断涌现。D

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什叶派民族主义

叙事的框架内获得了相当显著的发展，正着力构建赋有广泛学术内涵、反

“东方学”特征的自主学科体系。据统计，1954 年前，伊朗本土仅有三部著

作可以认为是专门研究萨法维王朝的成果，而 1991 年至今，伊朗本土出版

的萨法维研究著作不少于 87 部，呈现繁荣局面。E

（二）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与议题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议题大致可以从政治

史、宗教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史学史、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整理六

个领域进行梳理。

1.	以政教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是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首要内容，关乎“如何	对萨

法维王朝的统治定性”这一认识前提。目前主要围绕萨法维时期的政教关系

展开，强调什叶派因素在这一时期伊朗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该类研究由阿卜

杜拉—哈迪·哈伊利开启，20 世纪 90 年代后，曼苏尔·萨法特—古勒、拉

 A   Abdolhossein Navāyī, Abbāsqolī Gha■ ārī Fard, Tārīkh-e Taḥavvolāt-e Sīyāsī, Ejtemāʿī, 
Eqtesādī, Farhang-e Īrān dar Dourān-e Ṣafavīyeh, Tehrān: SAMT, 1381 H.S.

 B   Behrūz Godarzī, Marzhā-ye Gharbi-ye Īrān-e Ṣafavī, Tehrān: Negārestān-e Andisheh, 
1400 H.S.

 C   Zohre Rūḥī, Tan Bārgī dar ʿahar-e Ṣafavīyeh, Tehrān: Ensān-shenāsī, 1397 H.S.
 D   Hamzeh Kafāsh, Balāghat-e Tārīkhnegārī dar Īrān-e ʿaṣr-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Elmī, 1401 H.S.
 E   该数据结合伊朗学者纳斯鲁拉·萨勒希、阿里·赫达亚提整理的萨法维研究文献

目录学论文与笔者在伊朗的文献搜集得出。参见 Naṣrallāh Ṣāleḥī, “Ketāb-shenāsī-
ye Touṣīfī-ye Motūn-e Taṣḥīḥ Shodeh-ye Tārīkh-e Ṣafavī,” Ketāb-e Māh-e Tārīkh va 
Joqrāfīyā, No. 37/38, 1379 H.S., pp. 40-49; ʿAlī Hedāyatī, “Ketāb-shenāsī-ye Touṣīfī-ye 
Tārīkh-e ʿaṣr-e Ṣafavī-ye Motūn,” Ketāb-e Māh-e Tārīkh va Joqrāfīyā, No. 70/71, 1382, 
H.S., pp. 143-174。



187

19 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嬗变	

苏勒·贾法利扬进一步展开，A莫赫森·巴赫拉姆—内贾德等继续深化。B

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萨法维王朝建朝（或萨法维教团发迹史）、基齐勒

巴什土库曼部落、萨法维时期迁徙乌里玛、萨法维王朝衰落原因等。C研究

者大体可以划分为本土派与外来派。

本土派目前为主流，主要以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对萨法维王朝进行历史

书写，以贾法利扬为代表，认为萨法维王朝源自伊朗本土，该时期推行的什

叶派国教化政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在伊朗长期本土化的结果。本土派学

者充分肯定萨法维王朝对维护伊朗领土和意识形态统一的贡献，以及萨法维

什叶派对传播伊朗文化、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外来派学者以阿巴斯古

里·贾法利·法尔德为代表，大体继承了沙里亚提对萨法维王朝的批判态

度，认为萨法维王朝本质上是由土库曼人组成的外来军事集团，其推行的什

叶派国教化政策是对纯洁什叶派的迷信化改造，服务于萨法维家族及其土库

曼人追随者对伊朗本土民众的异族统治。D该派延续恺加王朝时期新式知识

分子的观点，将萨法维王朝看作是伊朗衰败、落后的标志。

总体而言，该领域学术观点分歧较大。但无法否认，两派都为伊朗本

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阿巴斯古里编纂的《萨法维史词典》更

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佳作。E

2.	内涵丰富的宗教史研究

宗教史领域的研究除结合政治史研究外，主要关注萨法维时期的苏非

主义和教法学思想，以该时期的苏非诗歌、教法学著作为文献基础，是伊

 A   Manṣūr Ṣefat-Gol, Sākhtār-e Nahād va Andīsheh-ye Dīnī dar Īrān-e ʿaṣr-e Ṣafavī, 
Tehrān: Khadamāt-e Farhangī Rasā, 1381 H.S.; Rasūl Jaʿfariyān, Dīn va Sīyāsat dar 
Doureh-ye Ṣafavī; Rasūl Jaʿfariyān, Ṣafavīyeh dar arṣeh-ye Dīn, Farhang va Sīyāsat, 
Qom: Pazhūheshkadeh-ye Houzeh va Dāneshgāh, 1379 H.S.

 B   Moḥsen Bahrām Nezhād, Moqadameh-ye bar Shenākht-e Mabānī va Zīr Shenākhthā-
ye Hovīyyat-e Sīyāsī-Melī Dowlat-e Ṣafavī, Tehrān: Pazhūheshkadeh-e Tārīkh-e Eslām, 
1398 H.S.

 C   Moḥsen Bīgdelī, Rīshehyābī-ye Zamīnehhā-ye Enḥeṭāṭ-e Doulat-e Ṣafavīyeh, Tehrān: 
Pazhūheshgāh-e ʿOlūm-e Ensānī va Moṭāleʿāt-e Farhangī, 1400 H.S.

 D   Abbāsqolī Gha■ ārī Fard, Khāndān-e Ṣafavīyeh: Degardīsī va Payāmadhā-ye Vīrāngar, 
Tehrān: Negāh, 1402 H.S.; Ān Rūy-e Sekkeh (Pazhūheshī dar Tārīkhnegārī-ye Īrān), 
Tehrān: Negāh, 1396 H.S.

 E   Abbāsqolī Gha■ ārī Fard, Farhang-e Tārīkh-e Ṣafaviyeh, Tehrān: Nashr-e Eṭelāʿāt, 1398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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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的一部分，也涉及对苏非诗歌的文学史考察。

拉苏勒·贾法利扬较早涉足该领域，对萨法维时期的宗教文献进行整

理。A近年来，伊曼·阿米尼、穆罕默德—卡扎姆·拉赫马缇、艾哈迈

德·塔米姆·达里等都出版了相关著作。B就目前而言，该领域的研究

与伊朗传统什叶派研究高度重合，并高度细化，主要围绕沙希德·沙尼

（Shahid	Thani，1506— 1559）等萨法维时期重要宗教学者的思想阐发展开，

重视萨法维时期什叶派对伊朗社会传统文化的形塑作用。

在伊朗当下的本土萨法维宗教史研究领域，宗教学者的社会地位、什叶

派文化对萨法维时期伊朗民间文化的影响、萨法维时期什叶派节日与仪式的

形成、萨法维时期什叶派思想与法基赫监护理论的内在联系等主题受到广

泛关注。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目前已衍生出“什叶派文艺复兴”（Ronesāns-e 

Shīʿye）概念，着力构建萨法维时期什叶派的伊朗现代性。C

3.	独具特色的对外关系史研究

萨法维时期伊朗对外关系史研究是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领域，该领域

的研究承袭自纳斯鲁拉·法勒萨菲、阿卜杜拉—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等

学者。D相对于巴列维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开

始关注该时期伊朗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

目前，对萨法维—奥斯曼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伊朗西北部边界的形成展开，

重视萨法维王朝对维护伊朗领土统一的现实意义。该研究涉及迁都、边疆

与中央关系、伊朗现代西部边界的形成等问题，多基于地方史、游记、地

 A   Faīz Kāshānī, Dah Resāleh-ye Mohaqeq-e Bozorg-e Faīz Kāshānī, Rasūl Jaʿfariyān, ed., 
Eṣfahān: Markaz-e Tahqīqāt-e Elmī va Dīnī Emām Amīr al-Moʿmenīn ʿAlī, 1370 H.S.; 
Mohammad-Zamān ben Kalbʿalī Tabrīzī, Farāʿd al-Favāʿd dar Aḥvāl-e Madāres va 
Masājed, Rasūl Jaʿfariyān, ed., Tehrān: Mīrās-e Maktūb, 1373 H.S.

 B   Īmān Amīnī, Ṣūfī Setīzī: Az Ṣafavīyeh tā Qājārīyeh, Tehrān: Nashr-e Kavīr, 1403 H.S.；
Mohammad-Kāzem Rahmatī, Shahīd Thānī va Naqsh-e Vey dar Tahavolāt-e Dīnī ʿaṣr-e 
Nokhost-e Ṣafavī, Tehrān: Baṣīrat, 1391 H.S.; Ahmad Tamīm Dārī, Erfān va Adab dar 
ʿaṣr-e Ṣafavī, Tehrān: Hekmat, 1392 H.S.

 C   Ahmad Rahdār, “ Ronesāns-e Shīʿye: Morūri bar Movājehāt-e Mā bā Jahān-e Gharb dar 
Īrān-e Moʿāṣer,” Māh’nāmeh-ye Sūre, No. 52/53, 1390 H.S., pp. 246-250.

 D   Abdallah- Rezā Hūshang Mahdavī, Tārīkh-e Ravābeṭ-e Khāerjī-ye Īrān: Az Ebtedā-
ye Dourān-e Ṣafavīyeh tā Pāyān-e Jang-e Dovam-e Jahānī (1500-1945), Tehrān: Amīr 
Kabīr, 1402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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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条约等文献以及前代学者收集的历史档案，展开与地理学结合的交叉

研究。由于伊朗西部边疆多为阿塞拜疆人（突厥语族群）、库尔德人、阿拉

伯人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在萨法维时期受到与奥斯曼

帝国关系的影响，因此，萨法维王朝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地方豪族之间

的关系是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主题。贝鲁兹·古达尔兹、纳斯鲁拉·萨

拉希等学者都有相关著作出版。A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中伊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萨法维伊朗与

中国关系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围绕丝绸、瓷器、地毯、绘画、音乐等商贸

和文化交流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尚未系统化，但已备受伊朗学术界的关注。B

4.	亟待开拓的经济史研究

巴斯塔尼·帕里兹是本土萨法维经济史研究的先行者，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阿卜杜勒侯赛因·纳瓦伊继续推进该领域的研究。由于资料相对

缺乏等原因，经济史是萨法维研究有待深入的领域，研究难度大，因此，

系统化研究的著作较少，但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均属上乘。代表作有艾哈迈

德·巴兹曼德甘·哈梅利的《法尔斯省政策与商贸：从萨法维王朝的衰落

至赞德王朝的崛起》、阿布·塔利卜·苏丹尼扬的《萨法维时期的农业与

土地制度》等。C目前而言，里海经济、丝绸贸易等方面仍有大量学术空

白，为当下本土萨法维研究急待推进的前沿课题。D

5.	蓬勃发展的史学史研究

萨法维王朝是伊朗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留存的传世文献大致

 A   Behrūz Gūdarzī, Marzhā-ye Gharbi-ye Īrān-e Ṣafavī; Mīrzā Moḥebʿalī Khān Nāẓem al-
Molk, Majmūʿe-ye Rasāʿl va Lavāyeḥ-e Taḥdīd-e Ḥodūd-e Īrān va Osmānī, Naṣrallah 
Ṣāleḥī, ed., Tehrān: Ṭahūrī, 1395 H.S.

 B   Forūzān Anṣarī Nīyā, “Barkhord-e Sofālgarān-e Tabrīz dar Tāsīr-e Sofāl-e Chīn dar 
Doureh-ye Safavī,” Honarhā-ye Sanāʿī-ye Eslāmī, No. 1, 1395 H.S., pp.31-38; Rāzīye 
Nāyeb Zādeh, “Naqsh va Mafhūm-e Ezhdehā dar Bāftehā-ye Īrān va Chīn bā Taʿkīd 
bar Doureh-ye Safavī-ye Īrān va Avākher-e Doureh-ye Ming va Avāyel-e Qing-e Chīn,” 
Moṭāleʿāt-e Taṭbīqī, No. 11, 1395 H.S., pp. 69-84.

 C   Ahmad Bāzmāndgān Khamīrī, Sīyāsat va Tejārat dar Fārs: Az Bar-oftādan-e Ṣafaviyān 
tā Bar-āmadan-e Zandīyān, Tehrān: Negārestān-e Andīsheh, 1402 H.S.; Abū Tāleb 
Solṭānīyān, Nezām-e Zamīndārī va Keshāwarzī dar Doureh-ye Ṣafaviyeh, Rasht: 
Dāneshqāh Gīlān, 1392 H.S.

 D   Manṣūr Ṣefat-Gol, “Bāzandishī dar Pezhūheshhā-ye Ṣafaviyeh-shenāsī: Pīshīneh, Aknūn 
va Cheshmandāz,”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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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通史、地方史及外国旅行者游记，有着丰富的史学史研究价值。20
世纪 90 年代后，得益于前代学者的校对编纂努力，史学史研究获得显著

发展。代表作有贾汗巴赫什·萨瓦基卜的《萨法维时期的史学与文献意

识》、A曼努彻尔·丹什—帕祖的《萨法维时期的游记研究》B和阿布·卡西

姆·拉德法尔的《萨法维文献目录学研究》C等。近年来，随着对萨法维史

料的进一步挖掘与编纂，以及新研究视角的出现，伊朗本土萨法维史学史

研究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除传统的历史文本研究，官修史与地方史书写

背后的中央—地方权力变换、萨法维时期与萨珊时期历史书写的继承关系、

地方碑文史料展现的王权统治模式等新颖主题不断涌现。

6.	持续推进的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本土萨法维研究在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方

面延续了前代学者的研究习惯，对历任国王统治时期的史书、诏令、书信

进行校对与整理。代表作有埃赫桑·艾什拉基编纂的《塔赫玛斯普一世年

代纪》、D马格苏德—阿里·萨德基校对的由阿巴斯一世时期宫廷学者毛

拉·贾莱丁·亚兹迪（1618 年卒）所著的《阿巴斯史》。E此外，相对于

前代学者，近年来的本土萨法维研究学者已逐渐摆脱反复的校对工作，在

搜集宫廷文书的同时，对各地石刻、书信等文献也进行了整理编纂。F这

类文献档案延续了伊尔吉·阿夫沙尔的编纂风格，为税制、艺术等研究提

供了宝贵的文献基础，也为社会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助力。

 A   Jahānbakhsh Thavāgheb, Tārīkhnegārī-ye ʿaṣr-e Ṣafaviyeh va Shenākht-e Manābe va 
Maʾkhaẓ, Shīrāz: Nashr-e Novīn-e Shīrāz, 1380 H.S.

 B   Manūchehr Dānesh Pazhūh, Barresī-ye Safar-nāmahhā-ye Doureh-ye Ṣafavī, Eṣfahān: 
Nashr-e Farhangstān-e Honar, 1385 H.S.

 C   Abū al-Ghāsem Rādfar, Ketāb-Shenāsī-ye Adabīyāt Doureh-ye Ṣafaviyeh, Tehrān: 
Mo’asseseh-ye Ta’līf, 1390 H.S.

 D   Ehsān Eshrāghī ed., Rūzgār va Zendegānī-ye Shāh Tahmāsb-e Avval-e Ṣafavī, Tehrān: 
Mīrās-e Maktūb, 1398 H.S.

 E   Mollā Jalāl al-Dīn Mohammad Monajjem Yazdī, Tārīkh-e Abbāsī (Rūz-nāmeh-ye Mollā-
jalāl): Tārīkh-e Īrān dar Rūzegār-e Shāh Abbās-e Ṣafavī, Maqṣūd-Alī Ṣādeghī,ed., 
Tehrān: Negārstān-e Andīsheh,1398 H.S.

 F   Seyyed Saʿīd Mīr Mohammad Ṣādeq,ed., Bayāzī az Makāteb-e ʿaṣr-e Ṣafavī, Tehrān: 
Nashr-e Doktor Moḥammad Āfshār Bāhamkārī Sokhan, 1401 H.S.; Seyyed Saʿīd Mīr 
Mohammad Ṣādeq,ed., Tārīkh-e Ṣafavīyeh beh Ravāyat-e Sang-e Nebeshteh hā, Tehrān: 
Nashr-e Doktor Mohammad Āfshār Bā hamkārī-ye Sokhan, 1400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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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得益于伊朗政府的支持与新生代历史研究

者的努力，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本土萨法维研

究充分地吸取了前代学者的教训，十分注重对波斯文原始史料的运用，极

大地发挥了本土文献优势。

结  语

19 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演变轨迹，反映了伊朗本土史

学对“东方学”认识的变迁。1953 年以前，伊朗本土史学在对欧洲伊朗学

的学习与模仿中产生崇古思潮，“遥远的过去”成为伊朗史学界塑造伊朗民

族历史、唤起民众民族意识的历史想象。作为古代帝国的反面，以萨法维

王朝为代表的伊斯兰伊朗被打上反现代烙印，伊朗本土史学家仅能看到其

折射出的古代余辉，换言之，伊斯兰伊朗成为古代伊朗的附属。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什叶派政治运动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促使伊朗本土史学家反

思“东方学”给伊朗带来的“古今迷思”，回到与现代伊朗具有直接时间联

系的伊斯兰伊朗，回归历史现实。由此，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拥有更多相

似元素——什叶派与政教合一——的萨法维王朝为重新定义现代伊朗提供了

新的历史源流。在基于本土政治变迁形成的新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带来崇

古思潮的“东方学”开始走下伊朗史坛宝座。与政治发展模式类似，现代

伊朗的史学研究同样以伊斯兰化的形式逐步实现本土学术力量对“文化帝

国主义”的颠覆，搭建起本土史学话语体系。

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步入繁荣阶段。凭借

本土文献的优势，伊朗萨法维研究在国际萨法维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

重要地位。然而，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尚未完善，综合性与全面性都还存

在相当程度的不足，亟待国际萨法维研究界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就目前

而言，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国际萨法维研究的密切关注。

西方萨法维研究具有起步早、视野宽等特点与优势，但囿于西方伊朗学研

究固有的学术体系，与萨法维王朝相关的研究多是对西方已有学术观点的

内部继承，并未对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进行卓有成效的借鉴。2020 年以来，

中国学术界对萨法维王朝展现出较高的关注度，与之相关的成果不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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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A但是，受语言、文献等因素的限制，中国萨法维研究对伊朗本土萨

法维研究的关注相对较弱，目前仅有一篇博士论文参考了伊朗本土论著。B

因此，了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成果，加强与伊朗本土

萨法维研究界的交流，是中国萨法维研究进一步突破发展瓶颈的前提，也

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伊朗学学术体系。

〔作者李福泉，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杨玉宝，西北大学区域国

别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崔  瑾）

 A   这包括两篇博士论文、六篇硕士论文和多篇学术论文。具体如下：赵锦浩：《伊斯

法罕学派与伊朗什叶派地位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2022 年；母仕洪：《伊朗萨法维王朝蚕丝贸易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

学中东研究所，2023 年；徐伟杰：《伊朗萨法维王朝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政治构建》，

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0 年；刘继豪：《论

萨法维王朝合法性的构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 年；

杨薇郁：《16—17 世纪伊斯法罕贸易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历

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20 年；李屿萌：《萨法维王朝对早期西方经济扩张的应对》，

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21 年；杨国胜：《萨法维王

朝时期伊朗基齐尔巴什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22
年；章琳珠：《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的迁都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 年；王泽壮、李屿萌：《伊朗萨法维时期驿站建设及功

用》，《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 年第 2 期；冀开运、章琳珠：《论齐兹尔巴什及其对

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影响》，《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1期；母仕洪、蒋真：《伊

朗萨法维王朝时期的亚美尼亚人政策及影响》，《世界民族》 2022 年第 3 期；张超：

《伊朗萨法维王朝“红头军”的社会史探究》，《中东研究》2022 年第 2 期等。

 B   赵锦浩：《伊斯法罕学派与伊朗什叶派地位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

大学亚洲学院，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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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traditions, and this tradition, along with commemorative inscriptions, and 
written history in Middle Persian, formed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ancient 
Persian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al memory. These traditions were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Zoroastrian ethics, narratives of 
royal legitimacy, and national epic, forming a unique narrative system. This allows 
Iranian civilization to reshape its identity through historical memory even after 
experiencing multiple foreign invasions. The core logic lies in using historical 
writing as a medium to transform the Zoroastrian cosmology, which symbolizes 
divine order, into a deep cultural structure of human political order and national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Evolution of Safavid Studies in Iran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 
Li Fuquan, Yang Yubao

Safavid Studies are a key component of Iranian studies, and Safavid Studies 
in Iran have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s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in■ uence of Western Iranian studies, Iranian nationalist historians 
were limited by the “worship of antiquity” and ignored the nationalist signi■ cance 
of the Safavid dynasty. From 1921 to 1953, with the prosperity of secular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Safavid Studies in Iran emerged rapidly. From 1953 to the late 
1980s, along with the reflection on Iranian studies, the critical editing of Safavid 
texts and archival work, as well as the studi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ere 
further developed,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a Shi’a nationalist narrative. Since 
the 1990s, the Safavid Dynasty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history writing in Iranian 
academic circles, and local Safavid Studies has entered a prosperous stag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emerging,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eld, 
broad perspective and anti-Orientalist perspectives. The current Safavid Studies in 
Iran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is in a new stage of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academic system.


